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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惯以“三铁”取信于民众。“三
铁”即铁账、铁款、铁算盘。铁账：银行
的账簿记载没有差误；铁款：银行的钱
款进出没有差错；铁算盘：数据计算
加、减、乘、除讲究快、准。其实实际业
务办理中，偶尔也有差错发生。

那年小s入行不久，从事出纳岗
位，银行内部叫坐出纳，就是专职负责
银行内外现金收、付。一日营业时，小
s见大院中进来一辆轿车，车上下来两
个人，走进行长办公室。老会计说：

“审计科来人了，小s你先把库存扎一
下。”小s忙对账数钱扎库存，数来数
去，莫名其妙少2角钱。他把账核对一
下，账不错。他又把钱款数一遍，还是
少2角钱。把抽屉里里外外找了一遍，
认为库存少2角钱。库存不能少钱，赶
忙从自己衣袋里掏了 2角钱放进抽
屉。一会儿，一位大高个审计员，手中
拿着茶杯，腋下夹了一本大本子，从营
业厅侧门进来，走到小s身旁，让小s
站起来。小s起身，立在他旁边，让给
他盘库。大高个审计员将钱数了又
数，竟多出2角钱，打开大本子记下：长
款0.2元，转过头，问小s怎么回事。小
s不敢实说，“我、我、我……”若实说，
罪过更大，金库管理就这么随便，添添

拿拿？！只好硬着头皮，等处理。小s
被大高个审计员叫到行长室，当着行
长面上起了政治课：“小s啊，你这里多
2角钱，那么别处就少2角钱，从顾客
角度说银行不规矩，影响单位声誉，从
你个人讲就是人品有问题，一天多2
角，10天多2元，一年就多720元，一
辈子能多出多少钱呢？……”只训得
小s头皮发麻，脊背发凉。此后，小s
被行长钦点为单位查找错款特使。

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四套
人民币，新增了50、100元两种面额钞
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行大
面额钞票。1989年基层银行才接触这
两种面额钞票。一日营业终了，出纳
员老x扎库，发觉现金少了900元，左
数右数还是差900元。此时老x手发
抖、头冒汗，不知所措。小s过来帮忙
查找，把一天的业务传票逐笔逐笔回
忆，最终确定把一位朱姓储户的款付
错了。银行把现金10张称为一列、10
列称为一把、10把称为一捆，经票面分

析，他错把10元一列，抽了100元一
列，100元付成1000元。下班后小s
和老x经多方查找，获知了朱姓储户
的家庭地址，急忙赶去。

2003 年取消多年来的农业税，
2004年千家万户农民手中多了一本粮
食直补存折。直补阳历年底发放，农户
大多阴（农）历年底去银行取钱。无论
多少钱，无论缺钱不缺钱，农户都会把
钱取出来。每至农历年底，银行营业大
厅内，仿佛是农贸集市，人头攒动。一
日将近营业终了，大厅内还剩几位农
户，一农户高声询问：“我的钱呢？”营业
员问：“你叫什么名字？”“王兵兵。”“王
兵兵早付走了，467元。只有一个王兵
的在这里。”叫王兵兵时他没注意，显然
王兵把王兵兵的钱拿走了。营业员让
王兵兵先回家，明天来取钱。下班后，
营业员与小s带了王兵的钱和取款凭
证，赶到王兵家。王兵夫妇坐在桌边，
桌面上放了几盘小菜、一瓶酒，正准备
开喝。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王兵尴尬
地动了一下身子，脸上挤出一点不自然
的笑。“王老板，你钱拿错了，这是你的
123元。”营业员说。“不是我要拿的，他
们叫我拿的。”王兵似乎有点委屈地接
过钱，又从上衣口袋掏出467元。

银行错款小记
□ 侍广法

日前，我和爱人从高邮乘车去扬
州。上车时，碰见老熟人熊方绎。我
俩聊得最多的是44年前那次全县团
干部培训班，因为我俩同为培训班学
员，并因此而结识。

我说：“那次培训班，我记得工业系
统有不少企业团支部书记参加了，电讯
器材厂吴春、印刷厂张莉、服装厂赵锦
银。”熊方绎补充说：“化肥厂王文林、石
油机械厂闵宇、水泵厂钱文恩。”还有的
有印象，但名字我们都记不得了。

聊着聊着，我的思绪回到了1980
年团县委举办的那次全县团干部培训
班。

当时正值我们党和国家解放思
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关键时期，
全国上下都在改变观念、增强素质，努
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团县委举办那
次培训班的初衷也不例外。

培训地点在熙和巷北的县委党校

内。党校我十分熟悉，我家曾在此居
住过，父亲当时就在党校工作。

那次培训班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对象为各公社团委书记、县直各系统团
委书记以及所属的部分团支部书记。
团县委对举办培训班非常重视，团县委
书记、副书记和各部部长都全程参加
了。培训班为期两天，采用在大礼堂集
中授课和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

培训班由团县委书记周学英作动
员讲话，团县委副书记杨桂兰作培训
小结。集中授课前，都由团县委青农
部部长詹刚教唱歌曲，有《青春啊！青
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等，气氛非常活跃，呈现出

新时期团干部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
精神风貌。分组讨论时，我和熊方绎
分在工业局团委这一组。在这一组
中，我当时年龄算小的。王文林、闵宇、
熊方绎等年龄长我几岁，又是老团干，
经验丰富。讨论时我认真地听他们发
言，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熊
方绎南京口音，说话不紧不慢、很有条
理，待人谦和、极易相处。我和他非常
谈得拢，从此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培训班结束的当天下午，化肥厂
团委书记王文林提议，晚上就在讨论
室搞一个小组聚餐。这个任务自然落
在了我的肩上，赶紧与党校食堂联系。

培训班时间虽短，但对适应新形
势要求、做好共青团工作、努力提高能
力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光流逝。44年过去了，当年风
华正茂的青年，都成 60多岁的老人
了。愿我们人老心不老。

44年前的团干培训班
□ 王鸿

古人对月亮情有独钟、一
往情深，有诗为证。古人咏月
的诗词，灿若星辰，不胜枚
举。有统计资料显示，仅《全
唐诗》和《全宋词》中，带“月”
的诗词就有16044首，占到总
量的四分之一。诗仙李白的
上千首诗词中，涉月的竟达
400多首。流传甚广的诗歌启
蒙读本《唐诗三百首》中，与月
有关联的诗也有81首。古人
写月亮的诗，无论数量或质
量，都可谓登峰造极、叹为观
止。这不免让今天的我们心
生妒嫉，怀疑古人的月亮是不
是更亮、更圆？

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远古走
来。在发明火之前，人类的夜
晚只能依赖天上的月光和星
光。而在无星无月或风雨交加
的夜晚，人类只能蛰伏在黑暗
的山洞、草丛或树林里，在恐惧
中等待天明。月是长夜里的
灯，更是古人心中的神。火的
发明，使夜晚有了灯火，有了光
亮。但人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也只能用油灯、蜡烛来照
明。如豆似萤的油灯和蜡烛，
也不是所有人家都点得起的。
即使富裕人家，也仅限于室内，
室外依然是月的天下。“长安一
片月，万户捣衣声。”就连皇城
帝都，夜晚也不能灯火通明，也
得依靠天上的一轮明月照亮。
千家万户，平民百姓，更是要乘
着月色，捣衣浆洗，忙碌家务。

诗人多是贫困户，自然点
不起油灯和蜡烛。没有灯的夜
晚，什么事也做不成。村上的
人都睡了，家人也早早地睡了，
唯有诗人睡不着，在月下独坐
或徘徊。星汉灿烂，月光皎洁，
对月凝望，思绪飘飞。“明月几
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
宫阙，今夕是何年。”躺在床上，
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窗
外的月光，“转朱阁，低绮户，照
无眠。”诗人与月亮长时间独处
相对，难免日久生情，自然会有
灵感迸发。许多奇思妙想，许
多连珠妙语，就会如泉水喷涌
而出。

长夜漫漫，诗人有大把的
时间，一遍遍地反复推敲，字斟
句酌，努力将诗句打磨得圆润
光滑、千金难易。“吟安一个字，
捻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一
吟双泪流。”古人的咏月诗，可
谓字字珠玑、句句好辞、篇篇经
典。穿越千年时空，任凭风吹
雨打、雪压霜侵，依旧光彩夺
目、熠熠生辉，犹如当空皓月，
万众仰看、世代膜拜。

电的发明，打破了夜晚的
宁静，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也是
今月失宠的最主要原因。电的
横空出世，仿佛打开了潘多拉
魔盒，接踵而至的电灯、电话、
电影、电视、电脑、手机，这些勾
人魂魄、令人着迷的幽灵或妖
魔纷纷出笼，惹得人心旌摇曳、
芳心荡漾。人类再也不能把持
自我，再也无暇仰看天上的明
月，再也不能安心月下的吟
哦。月亮从此没有了“天上一
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
风光和魅力，惨遭夺爱。

现代交通发达是今月失宠
的另一个原因。古人出远门，
只能步行、坐马车、乘船，最快
也就是骑马。进一趟京城赶
考，路近的走一两个月，路远的
要大半年，甚至一年。出门在
外，做官、经商、访亲、游历，千
山万水，难去难回，往来一趟极
不容易，以至长年漂泊在外，甚

至老死异乡，也不能团聚再
见。日思夜想，无法排遣，只能
对着天上的一轮明月，倾诉衷
肠，寄托相思。“今夜鄜州月，闺
中只独看。”“露从今夜白，月是
故乡明。”思亲思乡之情萦绕心
头，久久不能放下释怀，只好遥
寄明月，化作诗文，感天动地。

今人交通快捷，天涯海角、
大洋彼岸、地球一极、宇宙太
空，也不过是方寸之遥、咫尺之
远。一趟高铁，一张机票，一次
发射，便可朝发夕至。一个小
长假，便可周游世界。加上电
信业的飞速发展，更是拉近了
空间距离。想了，一个短信，即
可问候。念了，一个电话，立马
听声；一个视频，瞬间见面。比
到邻村走亲戚还方便，比到隔
壁邻居家串门更容易。今人不
再有别离之痛，不再有思念之
苦，甚至连书信都省得写了，更
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缠绵诗情。

今月失宠的再一个原因，
就是月亮的身世之谜大白于天
下。古人对月不了解，相隔十
万八千里，终究只能隔空相望，
而不能亲临现场，实地勘察，眼
见为实。只能凭空想象月亮的
许多好，许多美。想当然地以
为，月上有琼楼玉宇，有嫦娥玉
兔，有吴刚桂树。其实月上什
么也没有，只有砂砾遍地，比沙
漠戈壁更荒凉。有阳光照射的
地方，温度高达100多度；没有
阳光照射的地方，温度会降到
零下100多度。不仅高处不胜
寒，更是高处不胜热。月亮上
没有大气，也没有空气、氧气，
生命根本无法存活。没有草木
虫鱼，没有飞禽走兽，没有任何
生命迹象。没有蓝天白云，没
有风霜雨雪，也没有河流、冰
川、湖泊和海洋。

古人以为月亮会发光，其
实根本不会，完全是一种错
觉。月亮的光是从太阳那里借
来的，是反射了太阳的光。被
太阳照射到的部分是明亮的，
没有照射到的部分则是黑暗
的。

古人还以为月亮会像人一
样有感情。“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也不是这么回
事。月球每次被太阳照到的都
是半个球体，当月亮把完全明
亮的一面正对着地球上时，我
们看到的便是十五的望月，又
称满月；当把侧面对着地球时，
就是大小不等的弦月。当它把
没有被照亮的一面正对地球
时，便是农历每月初一的朔月，
又称新月。新月我们是看不见
的，但它依然在我们的头顶上
缓缓运行。而它的背面则是完
全明亮的。

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
航员阿姆斯特朗乘坐“阿波罗
号”宇宙飞船踏上了月球表面，
代表人类到月球上一看究竟，
证实上述所言不虚。月亮之
上，果然是一片死寂，确实是寸
草不生的一片废墟，根本不是
神仙居所，也没有神仙。这让
我们大失所望，从此心灰意冷，
兴趣骤减，再也激发不起浪漫
诗情。

当时明月在。一轮明月高
挂，曾照古人，也照今人。明月
亘古未变，变的只是月下的
人。我们应当关掉电视，离开
电脑，放下手机，独自走到月
下，与月深情凝视，与月重归于
好。让激情重新燃烧，让诗歌
再度飞扬，让明月更圆。

当时明月在
□ 张玉明

汪曾祺于1994年10月17日写了
散文《草巷口》，并首发在家乡的《高邮
日报》。草巷口，与汪曾祺故居仅一街
之隔。

过去，这里居民常用的燃料不是
煤，而是柴草。每户人家都会砌个锅
灶，平常煮饭、炒菜、烧开水都是烧芦
柴草。麦收和秋收后，农民用船将稻
草和麦秸运到这里卖。一到冬闲，东
北乡农民就纷纷到草荡里割芦柴草，
然后用农船运到高邮城，大淖河一溜
边上百条草船，蔚然壮观。这么多的
柴草资源，自然就催生了草行这个行
业，买与卖可通过草行来交易。草行
经常整船收购农民的柴草，大淖河边
一座座草垛拔地而起，犹如一道特别
的风景线。当然，许多居民经常不通
过草行，直接到岸边和草船上的人讨
价还价。讲好价钱后，卖草的即把草
用扁担挑到买草的人家，过了秤，直接
送到堆草的屋里。从大淖往各家送
草，都要经过一条巷子，因此这条巷子
就叫做草巷口。

给汪曾祺家买草过秤的是一个本
家叔叔汪抡元。他用一杆很大的秤约
了重量，用一张草纸记上“苏州码子”。
汪曾祺是从抡元二叔的“草纸账”上才
认识苏州码子的。现在大家都用阿拉
伯数字，有多少人还认识苏州码子？

草巷口在东大街算是比较宽的巷
子，也比较长，像普通的巷子一样，都
是砖铺的地面。汪曾祺在该文中写
道：“但有一点和别的巷子不同，是巷
口嵌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
磨盘的东边是一家油面店，西边是一

个烟店。严格说，‘草巷口’应该指的
是油面店和烟店之间，即麻石磨盘所
在处的‘口’，但是大家把由此往北，直
到大淖一带都叫做‘草巷口’。”草巷
口，它不光是巷名，与中市口、北市口
和新巷口一样，是区域性地名，涵盖了
草巷口和大淖一带。汪曾祺过去在家
乡的活动范围，可以说就是以东大街
的草巷口麻石磨盘为圆心，以他的涉
足范围为半径，波及范围并不大。草
巷口再向北，最远就是他随祖父到过
的三圣庵。

汪曾祺在这篇文章中写了大小七
家商店，分别是油面店、烟店、茶炉子、
澡堂子、卖香烛的、碾坊和酱园。他不
但津津有味地写出了七家商店的各自
特色，还以其特有的白描手法，勾勒出
令人难忘的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闻得
到当地的烟火气味。汪曾祺在文章中
继续写道：“再往北还零零落落有几户
人家。这几户人家都是干什么的，我就
不知道了，我很少到那边去。”再往北几
户人家的女人每天打芦茓，她们盘腿坐
着，压过的芦苇片在她们的手指间跳动
着、延展着，一会儿的工夫就能织出一
片。再往北还有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
再向北走地势突然高了起来，叫茡济
埂。这里有个普铜塔，该塔在民囯二十
年那年被毁。普铜塔实际上是个尼姑
庵，常年住着几个尼姑，香火还算旺
盛。汪曾祺很少走到那边去。

草巷口的草行，规模最大的当数
毛德隆草行。毛德隆家院子大、房子
多，卖草的农民上街卖草，都在他家打
地铺。毛德隆系三郎庙人士，他有两

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分别叫毛开武
和毛开文，大女儿毛开玉嫁给源泰炕
房余老五的儿子俞松林。毛德隆草行
南面是谢焕章草行，老板谢焕章的父
亲人称谢老五。毛德隆草行的北边是
谈立国草行。毛德隆二女婿张长高，
后来也开了个润昌草行。

傍晚时分，草巷口一带异常热闹，
开往高邮城的帮船这时都先后到达大
淖。草巷口的店家都大声吆喝，招徕
顾客，大小饭店挤满了人。卖草的乡
下人难得上街，怀里揣着卖草的钱，岂
能不潇洒一把。

乡下人挑草上街去卖，一路上总
要撒下一些。在草巷口一带总会看到
一些八九岁、十来岁的伢子，手拿一只
竹筢子，不时地在地上筢草。他们大
都是住在大淖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
家长没有能力供他们上学。为了生
计，他们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筢草，家里
三顿饭的烧草都要靠他们筢呢。这些
人家因房屋简陋且小，都不盘灶，用的
是黄泥做的“锅腔子”。有的伢子一边
筢草，一边趁挑草的不在意时，从后面
猛力拽上一大把。等乡下人撂下担子
叫骂，他们早就没影子了。

除了草巷口的四家草行，高邮御马
头屈昭华也开了一家草行，专门经营界
首、宝应白马庙和华家滩芦苇荡的大
柴，专门用于打芦茓。石工头也有一家
草行，老板姓乔，专门经营新民滩、王港
芦苇荡的柴草。此处的芦柴俗称钢芦
材，质地坚硬，根茎泛红，特别熬火，这
种钢芦柴也是打旺薄的好材料。

草巷口是汪曾祺魂牵梦萦的一个地
方，这里的故事太多，《卖眼镜的宝应人》
《鸡鸭名家》《名士与狐仙》《徙》《三圣庵》
《茶干》《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的素材
都出于此。汪曾祺用他的笔向世人展示
了这里的无限风光和市俗风情。

草巷口的草行
□ 姚维儒


